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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要再盯着⼈家看了，亲爱的，你这样很没礼貌的。”

安德鲁·雷耶斯把⽬光从那对男同身上移开，转向他的妻
⼦。薇薇安皱着眉头看着他，和蔼的脸上流露出对丈夫不赞
同的表情。

安德鲁皱起眉头说：“他俩在我们⾯前摸来摸去才叫不礼
貌，”他发出嘘声，“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们不得不坐在那些⼈
旁边⼏个⼩时，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。我们不需要再看那些
——那些不成体统的东⻄。”

薇薇安咯咯⼀笑，拍了拍他的胳膊说：“不成体统？你听起
来像是BBC历史剧⾥的维多利亚时代淑⼥。现在是⼆⼗⼀世
纪了，安德鲁。他们有他们的⾃由。”

薇薇安居然没有像⾃⼰那样感到不适，安德鲁因此怒视了妻
⼦⼀下。安德鲁的⽬光回到了头等舱那对同性情侣身上，⼜
皱起了眉头。

年纪较⼤的那个男⼈，有着⿊⾊的头发和巧克⼒⾊的眼睛，
他靠在座位上，姿态慵懒⽽放纵。男⼈穿着蓝⾊衬衫，最上
⾯的两个扣⼦解开着，露出了健硕的胸肌。

另⼀个红发男⼈⼏乎整个坐在他的腿上，亲吻着那男⼈晒成
古铜⾊的脖⼦。安德鲁看不到他的左⼿，但他确定那只⼿⼀
定是在⿊发男⼈的衬衫⾥⾯。真是恶⼼⾄极。

“别盯着⼈家看了，安德鲁。”薇薇安低声地说，有点⽣⽓。



安德鲁根本没听到她的声⾳。他紧盯着红发男⼈将右⼿摸过
另⼀个男⼈肌⾁发达的身体，越过他的腹肌，⼀直到他的腰
带——

“恶⼼。”安德鲁说着，猛地抬起头。

他被那双巧克⼒⾊的眸⼦锁住，眼睛的主⼈挑了下眉，藐视
他。

安德鲁回以怒视，脸上有点发热。他感到很尴尬，好像在公
共场所不加检点被抓包那个是⾃⼰⼀样。

“汤姆，坐回你⾃⼰的座位上去，”那个男⼈说，轻轻地把红
头发推开，“我们可不想冒犯任何神经敏感的⼈。”

那个红头发——看来名字叫汤姆——娇滴滴抱怨道：“来吧，洛
根，不⽤管那个恐同男，”他亲吻着洛根的下巴，“从在机场
开始，他就⼀直在那呆呆地看着我们。”

洛根看了⼀眼安德鲁。“我知道。”

安德鲁的脸唰地⼀下红了，他移开视线，瞪向窗外的云彩。

薇薇安清了清嗓⼦。“我替我的丈夫向你们道歉，”她说，
“安德鲁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。”

“我就当是吧。”洛根说，他的声⾳很清冷。

“他真的没有冒犯的意思，”薇薇安说，“他并不是恐同。我
哥哥也是同志，安德鲁和他相处得很好。”



安德鲁露出⼀丝笑容，⼼中涌出暖意。薇薇安向来是个和平
使者，但即使按照她的标准，这个说辞也未免太夸张了。他
确实和⼩舅⼦德雷克·拉特利奇相处得“很好”——“很好”的定
义是，为了公司的利益和薇薇安的感受，他俩可以互相容
忍。如果不涉及拉特利奇企业，他们⼏乎是不说话的，安德
鲁和德雷克的丈夫更是⽆话可说。安德鲁⽆法忍受他们，这
与是否歧视同性恋⽆关，只是因为他们偷⾛了安德鲁从⼆⼗
岁开始为之奋⽃的⼀切。

安德鲁叹了⼝⽓，把椅背往后调，闭上眼睛想睡⼀会。睡眠
不仅能帮他度过从⼤溪地返回美国的这段漫⻓⻜⾏，还有⼀
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让他不必连续⼏个⼩时看着那些⼈。这
个礼拜本来很惬意，他和薇薇安住在他们的海滨⼩屋⾥，只
有他俩。但现在他感到很恼⽕，放松不下来，他觉得⾃⼰可
能⽆法⼊睡。

但他肯定还是睡着了，因为意识⾥的下⼀刻，他在⼀阵猛烈
的摇晃中惊醒。

安德鲁⼀时间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⾃⼰身在何处，不知道发
⽣了什么。

对了。在⻜机上。

机身⼜⼀次晃动，⼀次⼜⼀次。他们好像是遇到了雷⾬，窗
外的云层⾮常暗，闪电在他们周围以惊⼈的频率袭来。

机舱内的播报器响起，从⾥⾯传来⼀个紧张的⼥声，要求所
有乘客将座椅靠背调直并系好安全带。



安德鲁按照指令操作，看向坐在旁边的薇薇安。她脸⾊苍
⽩，⼿指紧紧地抓住扶⼿。

“嘿，这很正常，”他笑着安慰道，“这是正常颠簸，每次⻜
⾏都会出现的情况。闪电伤不到⻜机的。”他尽量不去想⼀
些规则以外的特殊情况——⻜机遇到恶劣的暴⻛⾬，坠毁或机
身断裂的这类。那些都属于⼩概率事件。

薇薇安微微⼀笑，点点头。

⼀名男⼦匆忙跑过他们身边，⼏秒钟后空乘紧跟在他后⾯。
随着空中的⼜⼀次晃动，⻜机发出“嘎嘎”的声响，震动变得
让⼈更加害怕。经济舱内传来⼈的尖叫。

薇薇安伸⼿去抓住他的⼿。

“⻜机没有要坠毁，别瞎想。”安德鲁捏着她的⼿说。

薇薇安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睁⼤眼睛看着他，眼神⾥充满了恐
惧。

安德鲁吞咽了⼀下，深吸⼀⼝⽓。尽管他也很紧张，但为了
薇薇安他必须保持冷静。

“没事的亲爱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会没事的——”

⻜机⼜剧烈晃动了⼀下，然后开始坠落，客舱⾥充满了受惊
的尖叫声。他们现在正以惊⼈的速度下坠。薇薇安的⼿把他
攥得太紧了，很疼。

安德鲁咬紧⽛关，环顾机舱，试图将注意⼒从妻⼦恐惧的脸



上移开。

他的⽬光落到了洛根身上。这男⼈眼神阴沉，但神情平静⽽
坚决。他看起来并不害怕。和他不同的是，那位红发情⼈在
座位上哭泣，拽着安全带，嘴⾥⼩声嘟囔着什么。

氧⽓⾯罩从隔板上掉了下来，安德鲁麻⽊地帮薇薇安戴上，
然后再抓住⾃⼰的。

他深呼吸，握住妻⼦的⼿，努⼒保持冷静。

这么多年来，安德鲁第⼀次对天祈祷。

 

第⼆章

洛根呻吟着，努⼒坐直。他的视⼒时好时坏，全身都在疼
痛。他强迫⾃⼰集中注意⼒。

他第⼀眼看到的是汤姆的⼫体。

洛根不需要去检查汤姆的脉搏，就确定他已经死了。汤姆的
头上裂了⼀个⼝⼦，那双蓝⾊的眼睛已经毫⽆⽣⽓，却仍因
为恐惧⽽睁得⼤⼤的。

胆汁涌上他的喉咙。尽管他和汤姆才认识⼏天，但看到⼏个
⼩时前还在和他亲吻的⼈死了，他感到⾮常不安。天呐，汤
姆还不到⼆⼗五岁。



洛根强迫⾃⼰收回视线，环顾四周。很明显，此刻他们没在
下降；那就是着陆了，坠毁了。光线很亮，他可以清晰地看
⻅周围，所以坠毁地还是⽩天，尽管他不知道⻜机坠到了哪
⾥。洛根企图⽤⻜⾏时间来推断现在的所在位置，但⼀⽆所
获。算了，都不重要了。

他看到了通道对⾯的那个家伙——他叫安德鲁，如果洛根当时
没记错的话。安德鲁正在哭泣，他摇晃着妻⼦的身体，求她
醒过来。

洛根盯着他，对安德鲁现在的样⼦感到吃惊。眼前这家伙，
和之前那个傲慢、完美、蔑视他的男⼈⼀点⼉都不像，两者
唯⼀的共同点就是那棕⾊的头发。

洛根摇摇头从昏沉中清醒过来——是不是撞到头了？——强迫⾃
⼰移动并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，⽆视肋⻣的隐痛。

机舱内很安静，太安静了。他以为会充满着恐慌和⼈们的尖
叫声，但什么声⾳都没有。打开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隔板
后，他明⽩了，⻜机的后半部分机身不⻅了。

洛根看向多云的天空，然后⼜看到附近的海滩。⻜机——或者
说⻜机的残骸——好像坠⼊了某个岛屿的浅⽔区，离⻜机遭遇
⻛暴时的位置很远，⼜或者是已经过了⼏个⼩时。他到底昏
迷了多久？

周围没有任何当地居⺠，没有住家。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岛上
除了他们没有其他⼈了，这可能是⼀个⽆⼈居住的地⽅。不
知道⻜机的另⼀半残骸在哪⼉，反正他没有看到，很可能已
经被⼤海吞没了。说到⼤海，它看上去好像⻢上要涨潮了。



洛根回到机舱内，他并不期望还能发现其他⽣还者，当他看
到机⻓和副机⻓的⼫体时，他知道⾃⼰的想法没错。

洛根叹了⼝⽓，将⼫体⼀⼀抬出机舱，然后将汤姆的⼫体也
抬了出去。最后，只剩下那个恐同男了。他和他死去的妻
⼦。

“来吧，把她抱出去，”洛根粗声粗⽓地说，“我们不能把⼫
体留在这⾥。涨潮后机舱会进⽔。”

对⽅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他。他的双眸⼜⼤⼜绿。很奇怪，
洛根之前以为它们是蓝⾊的。

洛根眉头⼀紧，在那⼈⾯前摆了摆⼿。“你撞到头了吗？听
明⽩我说什么了吗？快点，潮⽔⻢上就要漫进来了，我们没
有时间浪费，快点把⼫体抱出去。”

“⼫体。”男⼈重复着，他看上去很迷茫。“她，她没有死。
她只是昏迷不醒。”

洛根扭过头，咬了咬⽛关。他不想为那个恐同的混蛋感到难
过，但不难过是不可能的。“她死了。”他说，语⽓稍微柔和
了⼀点⼉，瞥了⼀眼她那⻆度不⾃然的脖⼦。他把⼿指按在
她的喉咙上，只是为了确认⼀下，当然他并没有感受到脉搏
迹象。“节哀顺变，但现在我们必须离开，不能继续待在这
⾥，把她抬出去。”

他没有等那男⼈按他的指示做。现在没有时间伺候他：看海
浪的⾼度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洛根赶紧把随身⾏
李从机舱⾥拿出来，然后尽可能地寻找⽔和⻝物。因为他不



知道救援什么时候会来，有准备总⽐没有要强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个⼈离开了，因为当洛根将包放到海滩⾼
处后，回到机舱时，他已经不在了。

洛根揉了揉发疼的肋⻣，环顾开始进⽔的机舱，企图发现任
何有⽤的东⻄，哪怕只有⼀点点⽤。他抓起⼀张毯⼦、枕头
和⼀些⼯具。他瞥了⼀眼驾驶舱，⻜机的通讯系统看上去已
经失灵了。他只能希望⻜机在坠毁前发出过求救信号，救援
很快就会来到。

⽔已经漫到他的腰部了，洛根觉得⾃⼰已经尽⼒，他离开了
机舱。

他把带出来的东⻄放到包的旁边，然后拿出⼿机。不出所
料，没有信号——事情哪会那么顺。

洛根抹了⼀把脸，叹了⼝⽓，然后转身⾛向⼫体。他有些犹
豫，如果很快就有⼈来救他们，那他根本不需要埋葬⼫体。
但让⼫体暴露在如此⾼温下，并不是他想看到的。所以他决
定将⼫体埋掉。

事实证明，⽤简陋、有限的⼯具挖三个坟墓，是桩漫⻓⼜费
劲的活⼉。等挖完时，他已经⼤汗淋漓，受伤的肋⻣疼痛难
忍。他将湿透的衬衫脱下来，在海⽔⾥洗了⼀下，然后放在
⽯头上晾⼲。

他抓起⼀瓶⽔去找另外那个⼈。尽管洛根不喜欢那家伙，但
也不希望他因为脱⽔⽽死。

他在岛的拐弯处、⼀棵很⾼的棕榈树下找到了⼈。安德鲁跪



在⼀个⼩沙堆前。⼀座坟墓。他浑身都是沙，双⼿脏兮兮
的，⾎迹斑斑。

洛根皱了皱眉。他是⽤⼿挖的坟墓？

“嘿，”他说，“你需要喝点⽔。”

那⼈⼀动不动，⼸着身⼦趴在坟墓上。他急促地呼吸着，发
出刺⽿的呼吸声。可能是在哭。

“你受伤了吗？”洛根问他，⼼情有些复杂。尽管他很讨厌和
这个恐同男⼀起被困在这座被⼈遗忘的⽆⼈岛上，但这⼈刚
刚失去了妻⼦。她是⼀个善良、可爱的⼥⼈，在⻜机上还为
她丈夫的恐同⾏为辩解。如果洛根没记错的话，她提到过他
们已经结婚九年了。和⼀个⼈在⼀起九年是⼀段很⻓的时
间。失去⼀个相伴九年的配偶有多痛苦，洛根根本⽆法想
象。尽管他也为汤姆的死⽽感到难过，但他俩⼏乎不了解彼
此。汤姆只是——曾是——他在波拉波拉岛note上勾搭到的⼀
个游客。他的难过和安德鲁的丧妻之痛根本⽆法相⽐。

对⽅没有任何反应。

洛根抿了下唇。他从来不是⼀个有耐⼼的⼈，⽽且，说来对
不起安德鲁，他已经筋疲⼒尽，压⼒⼜太⼤，他不想再作任
何努⼒了。

他将那瓶⽔扔到安德鲁的脚边就转身⼤步离开。那家伙是个
成年⼈，洛根不打算继续伺候他。

如果他想脱⽔⽽死，那也是他⾃⼰的选择。



* * *

接下来的⼏天，洛根在岛上探索。

不幸的是，那⾥没有什么可探索的。他们被困在⼀座只有⼀
平⽅英⾥⼤的岛上。这岛甚⾄没个名字，可能都不在地图
上，只是太平洋上成千上万座⼩岛的其中之⼀。

唯⼀的好消息是他找到了淡⽔：这⾥有条⼩溪。⽔有点⾦属
味，但还是可以喝的。⾄少他喝了之后没有中毒。

那⾥没有动物，也没有⼈类待过的迹象。

鉴于眼前的情况并考虑到救援迟迟没有出现，洛根花了⼀天
的时间，⽤薇薇安随⾏包⾥的⾐服做了⼀张渔⽹。洛根为毁
掉⼀个死去⼥⼈的东⻄⽽感到内疚，但他相信薇薇安不会介
意的，因为这些⾐服可以救活她的鳏夫。他这样做是合理
的：在现有的⾐服⾥，只有薇薇安的⾐服他们是穿不上的——
除⾮他们真的⼭穷⽔尽了，但洛根尽量不去想这种可能性。
如果有⼀天他们绝望到要穿薇薇安的⾐服，那证明他们已经
被困很⻓很⻓时间了。

他实际上有点希望安德鲁为妻⼦⾐服的事⽣⽓。因为安德鲁
的沉默让他感到⼼烦意乱。那家伙像幽灵⼀样在岛上⾛来⾛
去，他的⽬光⽆精打采、迷离。他⼏乎没有碰过洛根在⼀天
之内好⼏次递给他的⽔和⻝物，也没说过⼀句话。⼏天前，
他还⽤厌恶的眼神瞪着汤姆，那时候的他和现在完全判若两
⼈。



事情总得发⽣变化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Bora Bora，与⼤溪地岛⼀样，都是法属波利尼⻄亚群岛的
其中⼀座岛屿，旅游胜地。

 
 

第三章

安德鲁想⼀醉⽅休。

洛根从⻜机上拿出来的东⻄⾥有⼀瓶伏特加。安德鲁趁他不
注意的时候拿起酒瓶，去到妻⼦的墓地，喝了个酩酊⼤醉。
这种感觉太好了。

⼏个⼩时后，洛根发现了他，毫不意外地被⽓到怒不可遏。
但话⼜说回来，洛根对着安德鲁只有两种情绪：厌恶和愤
怒。

“⾛开，”安德鲁⼝⻮不清，把头抬起来看着他，“破坏⽓
氛。”

他的声⾳连⾃⼰听起来都觉得奇怪，嘶哑⽽沙哑。他多久没
说过话了？⾃从……

安德鲁拿起酒瓶⼜喝了⼀⼝，烈酒烧得爽极了。



他⾮常确定，要不是洛根已经被晒成了古铜⾊，否则他⼀定
能看出那张脸被⽓得通红。

“我告诉过你：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拿⾛任何东⻄。”洛根
咬⽛切⻮地说，太阳⽳处突突地跳。

安德鲁哼了⼀声，踢了洛根的⼩腿⼀下。可惜他没有穿鞋，
对那个家伙毫⽆杀伤⼒。“你是我⻅过控制欲最强的⼈，”他
的嘴⻆勾勾⼀笑，“我可是⻅识过不少控制狂，所以这能说
明很多问题。你确定你没上过约瑟夫·拉特利奇开的学校？
那⾥专⻔为地球培养控制狂。”

洛根厌恶地瞥了他⼀眼。“起来。喝点⽔然后去睡觉。”

安德鲁⼜踢了他⼀脚，那个混蛋⼀动不动。“你⼜不是我⽼
板。”

“对，我不是，”洛根说，“但我负责管理这些物资。你不能
喜欢什么就拿什么，我们的资源有限——”

“就⼀瓶伏特加。它能有什么⽤——”

“它是这⾥唯⼀可以⽤来当抗菌药的东⻄，”洛根说，“多亏
了你，现在我们没得可⽤的了。”

哦。

安德鲁回头看了看酒瓶。

⼀段漫⻓⼜紧张的沉默。



安德鲁盯着酒瓶的标签，低声说：“今天是她的⽣⽇。”然后
他笑了，笑声很刺⽿，甚⾄连他⾃⼰的⽿朵都受不了。“应
该是吧。我甚⾄都不确定今天的⽇期，真是操了。”

洛根⼀声叹息。“这不是⼤醉的好理由——”

“她觉得⾃⼰可能怀孕了。”

沉默。

洛根什么也没说。

安德鲁喝掉最后⼀⼝酒，看着天空，努⼒地抑制住喉咙的紧
绷感。他妈的，他不知道为什么⾃⼰会有这种感觉，他并不
是很想要孩⼦，是薇薇安想。在薇薇安发现⾃⼰⽉经没按时
来的时候，她那灿烂的笑容和眼中的泪⽔，安德鲁现在还历
历在⽬。因为怕⼜⼀次希望落空，所以薇薇安计划回到美国
后做⼀次验孕。他们已经努⼒六年了，随着薇薇安即将年满
四⼗，她越来越急切。⽽当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，她离开了
⼈世。这是讽刺吗？讽刺这个词不准确。操蛋。残忍。真他
妈的不公平和愚蠢。

现在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薇薇安到底有没有怀孕。他余⽣都只
能猜测了。

“对你的丧妻之痛我感到很遗憾。”洛根声⾳沙哑地说。

安德鲁哼了⼀声。“呵呵，像你这样的⼈，难道还能理解失
去妻⼦是什么样的感觉？”

“像我这样的⼈。”洛根平淡地说。



安德鲁⼀脚将酒瓶踢向⼤海。“搞基的。”

“你真的很想挨揍吗？”

安德鲁抬眼，看到洛根那张愤怒的脸，笑了。也许是吧，他
想。身体上的疼痛可以转移他胸⼝中的疼痛。这听起来是个
不错的选择。“我冒犯你了吗？你不是搞基的？不是个吸屌
男？不是基佬？”

洛根抿了⼀下嘴，棕⾊的眼睛暗了下来。“我不知道你的⽬
的是什么，但你这些幼稚的侮辱并不能激怒我。”

安德鲁咧嘴冷笑。“我只是不⼩⼼发现，你都没有为你的男
朋友流过⼀滴眼泪——不管那个和你缠绵的⼈是什么身份吧。
不过话⼜说回来，我也知道除了插其他基佬，基佬们什么都
不在乎。你不会理解爱和悲伤这些事情——”安德鲁被洛根粗
暴地揪了起来，不禁惊呼。

“你敢再多说⼀个字，我他妈就揍你。”洛根的⼿指⽤⼒地掐
着安德鲁的肩膀。“因为你很伤⼼，所以我给了你很⼤的宽
容，但我真是受够了你喷的这些恐同粪。”他像摇布娃娃⼀
样摇晃着安德鲁。“这是最后⼀次警告。”

安德鲁咽了⼝唾沫，他的⼼跳得很快，感觉⼼脏要从胸膛蹦
出来了。

洛根很魁梧。他居然关⼼这个，真傻，但他从来没有这么靠
近过对⽅。洛根很魁梧，奇怪的是，从远处看他并没有那么
⼤只——可能是他虽然身材⾼⼤肌⾁发达，却没有什么脂肪——
但这么近看，这家伙的身材跟坦克⼀样。他⽐安德鲁⾼出半



个头——安德鲁也不矮，他有五英尺⼗⼀⼨note⾼。不仅仅
是⾼⼤和肌⾁发达，这家伙的⽓场也⾮常有压迫感，⼀双⿊
眸阴沉⼜充满敌意。再加上那⿊⾊鬓⻆和暴躁的脾⽓，让他
看起来像⾦刚狼。考虑到他确实也叫“洛根note”，这真是
太幽默了。如果安德鲁还能感受到快乐的话，他会觉得好笑
的。

安德鲁听到⾃⼰在说：“把你那双恶⼼的⼿从我身上拿开。”

⼀记重拳落到他的肚⼦上，让他直接跪下了，这事发⽣得⼀
点⼉都不奇怪。

他⼤笑道：“我应该害怕吗，你这个搞基的？”

洛根将⼿指插⼊安德鲁的头发⾥，猛地⼀揪让他抬头，迫使
他看着⾃⼰。“你这个狭隘的⼩混蛋——”他没说下去，专注地
盯着安德鲁，想读懂他。

这让安德鲁感到很不舒服。好像这个⼈能看穿他的灵魂，⾃
⼰仿佛是透明的。

最后，洛根叹了⼝⽓，愤怒和紧张从他身上慢慢退去。他抹
了⼀把脸，看着安德鲁的眼睛，说：“对于你丧妻⼀事我感
到很遗憾，但振作起来。这……⾃暴⾃弃的⾏为真他妈的不健
康。控制你的情绪，我相信你妻⼦不希望看到你打不赢还⾮
要挑事，或者把⾃⼰喝到提前进坟墓。她看起来是个聪明的
⼥⼈。很善良。但她已经⾛了，你还活着。”

安德鲁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。

她看起来是个聪明的⼥⼈。很善良。但她已经⾛了。



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对他打击如此之⼤。他不是不知道薇
薇安已经死了——他亲⼿埋葬了她——但现在，这些话，从⼀个
近乎陌⽣的⼈的嘴⾥说出来，却让这⼀切变得如此真实。她
⾛了，她真的⾛了，⼈没了，死了。他再也⻅不到她了。

安德鲁哽咽得说不出话，视线越来越模糊。他快速地眨了眨
眼，恨⾃⼰在这个男⼈⾯前表现出软弱，但他根本控制不
了。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他把脸转过去，试图把眼泪藏起来，呼吸⾥带着抽搐的喘息
声。

洛根仁慈地保持着沉默。

但他没有离开。

安德鲁希望海浪撞击海岸的声⾳能掩盖住⾃⼰急促的呼吸
声，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他没那运⽓。

洛根仍然沉默着，让安德鲁控制住⾃⼰的情绪，俩⼈都在假
装安德鲁没有哭。天呐，真他妈丢⼈。

最后，洛根清了清嗓⼦。“来吧，起来，”他语⽓⽣硬地说，
“你需要补充⽔分。”

安德鲁看着他，告诉⾃⼰他不需要为眼⾥的泪⽔感到尴尬。
他的妻⼦死了。他完全有权利为她伤⼼，可恶。

“你为什么在乎？”他低声说。



洛根的表情有点苦涩。“我不在乎。但我可不要再挖⼀个坟
墓。”

尽管他的话很刻薄，但当他伸出⼿时，双眸却不失温柔。
“来吧，起来。”

安德鲁盯着那只⼿看了⼀会⼉。最后，他接受了，允许洛根
把他拉起来。

他的膝盖在颤抖，看不清周围，当他要绊倒的时候，洛根⼀
把抓住了他。

不知怎地，这似乎象征着什么。

约合180cm。

“⾦刚狼（Wolverine）”是漫威漫画《X战警》中的超级英
雄⻆⾊，普遍唤作罗根（Logan），与洛根（Logan）同
名。

 
 

第四章

⽇⼦⼀天天过去。

洛根已经彻底探索了整个⼩岛，现在他⽆事可做，只能看着



空荡荡的地平线。

这让⼈⽆聊得发麻。在家时，他被⼯作缠身，连睡觉的时间
都没有，他不习惯⽆所事事。

倒是岛上的另⼀个⼈，给他提供了摆脱⽆聊的机会。在那次
海滩上的冲突后，安德鲁……好多了。尽管这家伙⼤多数时间
还是⾃我封闭，但⾄少不再像⻤魂⼀样荡来荡去。他不再试
图激怒洛根揍他，开始和洛根⼀起吃饭，尽管他每天都会因
为⼀些⽆聊的原因发⼏次脾⽓，然后像⼀个⻓不⼤的孩⼦⼀
样暴躁如雷地离开。显然安德鲁不仅恐同，还是个娇⽓包。
他总发牢骚，⼏乎抱怨所有事，但洛根并不介意。他反倒松
了⼝⽓，对抗总⽐压抑着要好。更不⽤说安德鲁的暴脾⽓还
有⼏分娱乐性，岛上正缺乏娱乐。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早就没
电了，⼿机和充电宝也⼀样，洛根发现⾃⼰越来越焦躁不
安，⼏乎每天都期待着⼀定会发⽣的对抗。

“我受够这些⻥了，”安德鲁看着盘⼦⾥的⻥，愤愤不平地
说，“这简直不能吃。”

洛根靠着⼀棵棕榈树，拨弄着⾃⼰的⻥。和往常⼀样，⻥有
点烤焦了。岛上有很多⻥，但是⼜⼩⼜多刺，还淡⽽⽆味。
“我从来没说过我很会做饭。我是个商⼈，不是童⼦军。如
果你觉得不好吃，你可以⾃⼰做，喂饱⾃⼰。这种事对你来
说很陌⽣，不是吗？”

安德鲁恶狠狠地瞪了他⼀眼，噘着嘴。他是洛根认识的⼈⾥
唯⼀⼀个噘嘴噘得凶巴巴的⼈。太奇怪了。这让他想把⾃⼰
的阴茎塞进那张噘着的嘴⾥，只为了让他把嘴闭上。



好吧。跑题了。

“你到底多⼤了？”洛根说。“五岁孩⼦都⽐你强。”

安德鲁瞪着他。“告诉你，我三⼗⼆岁。”

洛根看着他，真的很惊讶。安德鲁看起来不像三⼗多岁的
⼈。他的⽪肤散发着年轻⼈才有的健康光泽，光滑⽆瑕疵，
脸上没有皱纹。他看起来很棒。洛根甚⾄对⾃⼰注意到这⼀
点⽽⽣⽓，但他是个身⼼健康的男同，眼睛⼜不瞎。安德鲁
是个⾮常有魅⼒的⼈，有着冲浪运动员般健美的身材，⼀张
英俊的脸庞，漂亮⼜丰满的嘴唇，⼏乎像在乞求——

“你看起来不像三⼗⼆，”洛根说着，移开了⽬光，“我还以
为你妻⼦找了个⼩⽩脸呢。”

安德鲁的脸⾊突然变了。“她——是⽐我⼤⼋岁。”他声⾳平淡
地说，然后⾛开了。这次他不是⽣闷⽓。是难过。

* * *

在岛上第⼆⼗⼀天的晚上，安德鲁说：“没有⼈会来，是
吗？”

洛根将⽬光从⾃⼰的⻥上移开——⽼实说，吃了这么久，他和
安德鲁⼀样吃腻⻥了——然后和对⽅四⽬相接。

当蟋蟀在夜⾥咕咕叫的时候，他们在⽕边⽬⽬相觑。



没有⼈会来。

这是洛根⼀直努⼒不去想的事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正常来说
救援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他们。可能是⻜机的通讯系统出了问
题，救援队不知道去哪⾥搜救。太平洋很⼤，谁能知道⻛暴
对⻜机的⻜⾏路线会有多⼤改变？

或者救援队已经找到了另⼀部分机身——看起来，⻜机好像是
在⾼空中断裂的。可能另⼀半残骸已经在离他们现在所在位
置很远的地⽅被发现了——救援队于是以为他们都死了，所以
停⽌了继续搜救。

洛根从安德鲁身边转身离开，⾛向⽇渐减少的物资。他的⽬
光停在⼀块布上，那块布⾥包着他这些天⼀直避免去想的东
⻄：番茄种⼦，是他从⻜机⾥带出来的唯⼀⼀颗番茄中获得
的种⼦。

他解开那块布，看着那些⼩⼩的种⼦，胃不舒服地拧成⼀
团。当时他保存它们只是以防万⼀，真的没想到有⽤上的⼀
天。

“我们还有机会，”洛根⼀边说⼀边把种⼦放回去，“就算他
们已经停⽌搜救，也许还会有船经过这⾥，如果⾜够近，我
们就会被发现。”他的话没有⼀点⼉说服⼒，连⾃⼰听了都
不信。他们在这⾥已经待了三周，就没看到过⼀艘船，即使
远远地也没有看到。很明显，这座岛不在正常的航线上。

安德鲁咬了咬⽛，点了下头，移开了⽬光。

这是安德鲁第⼀次没有拿着毯⼦跑到岛的另⼀头睡觉。他就



躺在离洛根不远处，四仰⼋叉地躺着，闭上了眼睛。

将⽕堆熄灭后，洛根躺在⾃⼰的毯⼦上。他把头枕在枕头
上，凝望着夜空。头顶上的星星闪烁着美丽的光芒，他想到
有⼀些认知是多么具有欺骗性——天空上的这些星星看起来都
挨得很近，但实际上它们彼此相距亿万英⾥。

洛根久久不能⼊睡，他知道安德鲁也没有睡着。

他们谁都没有说话。

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
没有⼈会来，对吧？

明天他要播种了。

 

 

第五章

洛根猛地睁开眼，不知道被什么吵醒了，他凝视着⿊暗。

那边传来抽泣声，被闷住了但能听得⻅。

洛根闭上眼睛，试图忽略那个声⾳。这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没
有安慰那家伙的义务。

⼜是⼀声抽泣。



“闭嘴。”洛根叹了⼝⽓。

寂静。

“去你的。”安德鲁打破了宁静，但他的声线哽咽着，完全没
有底⽓。渺⼩。他听起来整个⼈都渺⼩极了。

洛根再次睁开眼，按捺住要骂他的冲动。他没有⼼情管这
些，只想睡觉。他希望安德鲁继续当个恐同的⼩混蛋，⽽不
是听起来好像在寻求⼀个拥抱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洛根问，他的声⾳并没有⾃⼰以为的那么⽣
⽓。

⼜是很⻓的⼀段寂静。

当安德鲁回答的时候，洛根的眼⽪快耷拉下来了。

“你家⾥有⼈想念你吗？”

洛根看上头上的星星。“我有⼀个妈妈和两个妹妹，⼗⼏个
讨⼈厌但⼼不坏的表亲，还有朋友。”他迟疑了⼀下，问：
“你呢？”

安德鲁没有回答。

* * *



这变成了⼀种习惯。

突然间，安德鲁想“说说话”了。但这事不会发⽣在⽩天，在
⿊夜这块幕布下，安德鲁开始问起洛根的家庭，在哪⼉的上
学，靠什么谋⽣——

“真的吗？你看起来不像⼀个酒店⽼板。”

严格来说，是连锁酒店⽽不只是⼀家酒店，但洛根没有纠正
他。“怎么突然感兴趣了？”

“我很⽆聊。”

这点洛根深有同感。⼀个⼈⻓时间独⾃待着，发疯是迟早的
事。

“你呢？”他打破沉默问。“你是做什么⼯作的。”

“我是拉特利奇企业的⾸席执⾏官。”

洛根沉吟⼀声，有点惊讶。他原以为这家伙是个坐拥信托基
⾦的富⼆代——但话⼜说回来，他很可能兼⽽有之。“家族企
业？”

安德鲁冷哼⼀声。“是薇薇安⽗亲的企业，但这个⽼混蛋的
思想还停留在⼗九世纪，他把公司的⼤部分所有权留给了⼉
⼦。那个厌⼥的混蛋。薇薇安只得到公司百分之⼗的股
份。”

安德鲁的声⾳饱含着怨愤，但让洛根感到惊讶和宽慰的是，
现在提到他妻⼦时，他听起来不再那么可怜巴巴的了。也许



他终于从悲伤中⾛出来了。闷闷不乐的安德鲁让⼈难以忍受
——⽐正常状态下还要难忍受。

“戳到你痛处了？”洛根说。

安德鲁笑了。“我从⼆⼗岁开始就为那家公司卖命，但显然
把公司留给⼀个对业务⼀⽆所知的⼉⼦，要⽐留给真正知道
该如何管理它的⼈更合情合理。”

“你不是总裁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我仍然听命于德雷克·拉特利奇。这是不⼀样
的。”

洛根在脑⼦⾥算了算。安德鲁从⼆⼗岁起就为公司⼯作。如
果他和他的妻⼦已经结婚九年的话……

“所以你娶了⽼板的⼥⼉？”

即使在⿊暗中，他也能感觉到安德鲁剐他的眼神。“如果你
是在暗示我娶她是为了往上爬——”

“我没暗示什么。”

在⼀段沉默后，安德鲁叹了⼝⽓，说：“我想刚开始确实是
因为她作为⽼板的⼥⼉⽽吸引到我的，但很快就不⽌于此
了。”他的语⽓随之变得伤感、柔和。“她曾是……她曾是那么
地可爱、善良，⽽且……”

他的声⾳慢慢变⼩，洛根能猜到他的意思。他并不认为安德
鲁是⼀个攀⻰附凤的⼈。很显然他对妻⼦是真情实感的，洛



根承认这⼀点。

“所有⼈都仍然认为我是⼀个贪财的凤凰男。”安德鲁说，好
像看出了洛根的想法。他笑道：“我是个⽆名之辈，⽽她来
⾃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家族之⼀，是家族的继承⼈。⽼拉特利
奇看不起我，但他不得不容忍我，因为他已经因为不接受对
⽅的床上爱好失去了唯⼀的⼉⼦，他不能再因为不接受未来
⼥婿⽽失去他唯⼀的⼥⼉。”

洛根挤了个怪相。他了解这种⼈：⾼⻔⼤户的守旧⽼古董。
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么⼀个狂妄⾃⼤的烂⼈，对待⼀个⽩
⼿起家的⼥婿是什么样的态度。他⼏乎要为安德鲁感到难
过。⼏乎。伺候这么个混蛋岳⽗多年，到头来却没能继承家
族企业，这搁谁都会感到⽓愤。

“你脾⽓这么差的理由找到了，”洛根挖苦他，“稍微有点可
以理解。”

“滚。”安德鲁说，但语⽓并不激动。晚上的他总是⽐较安
静，不像⽩天那么傲慢。更像个⼈。

这……令⼈不安。实际上，洛根更喜欢两⼈初遇时那个讨厌的
混蛋。安德鲁百分之九⼗的时候都是个尖酸刻薄的恐同男，
洛根知道怎么对付他。⽽眼前这个安静孤独的家伙，让他束
⼿⽆策。

这让洛根的脑⼦⼀团糟。再加上安德鲁最近总是给他抛来⼀
些莫名的眼神，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事的。



* * *

在岛上的第四⼗六天，⽕柴⽤完了。

“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”安德鲁说，声⾳有点沙哑。

洛根看着他。有时候，他会对安德鲁在过去的⼀个半⽉⾥发
⽣的变化感到惊讶。并不是说安德鲁突然变成了⼀个好⼈。
不，他还是那么矫情刻薄，时不时挖苦⼏句，但在⻜机上隔
着过道傲慢嘲笑他的那个⼈已经不复存在了。现在那双蓝绿
⾊的⼤眼睛⾥充满恐惧和不确定——看起来⾮常需要安慰。

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，该死的？

“我们可以试着不⽤⽕柴⽣⽕。”洛根转过身去，这样他就不
⽤看到那双迷茫的眼睛。

“对，”安德鲁说，“既然⽳居⼈能做到这⼀点，那⼀定不会
很难，对吧？”

操，他真的是在求安慰。

洛根⽤⼿抹了⼀把⾃⼰邋遢的脸，龇⽛咧嘴。

“对，”他⽣硬地说，“开⼲吧。”

* * *



没有⽕柴⽣⽕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即使他们费⼒搞
出了零星的⽕花，但⽤⽕花点燃⽕堆完全是另⼀回事。⼲柴
稀少——岛上的微⽓候太潮湿。就算他们好不容易⽣起了⽕，
突如其来的阵⾬也可能会毁掉他们所有的努⼒。更糟糕的
是，岛上没有洞⽳，没有什么可以⽤的天然避⾬处。

结果就是，他们⼜饿⼜烦躁，浑身湿透。当他俩⽔⽕不容的
时候，再碰上这些状况实属不妙。这些天他们吵了很多次，
洛根被安德鲁看⼀眼就能发⽕。他并不以此为傲，但事实就
是这样。洛根知道他们只是在发泄，需要⼀个出⼝来发泄他
们越积越多的沮丧和恐惧，但这对缓解情绪⼀点⼉⽤都没
有。

随着⽇⼦⼀天天过去，被救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直到有⼀
天，这份希望被彻底消磨殆尽了。

没有⼈会来。

他们很可能在这岛上度过各⾃的余⽣。

这个想法让⼈很难接受，但洛根最终还是接受了。

他不知道安德鲁是怎么想的——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接受了——但
这家伙开始频繁地找他麻烦，为⼀些有的没的事找茬。他们
为什么事争吵这⼀点都不重要，安德鲁⼀直黏着他。洛根并
没有让他⾛开……他做不到。

理性来讲，洛根很清楚发⽣了什么。⼈是群居动物。他们⽆
法独⽴⽣存，需要和其他⼈交流。即使是性格最内向的⼈，
偶尔也需要他⼈的陪伴。尤其是当他们被困在⼀座⼩岛上⽆



事可做的时候，更需要同伴来打发时间。

这只是⼈对陪伴的基本需求。仅此⽽已。这并不代表洛根突
然喜欢上了那个恐同混蛋，不管他最近看⾃⼰时的眼神是多
么地恳切。如果⾮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这眼神惹恼
了洛根。告诉我我们会获救。告诉我我们会没事的。告诉我
我们不会死在这⾥。看着我，告诉我，看着我。

这让洛根抓狂。他从来不喜欢被需要的感觉，从来不希望任
何⼈需要他。

然⽽在这⾥，他容忍着那些眼神和⽆谓的⼩争吵——因为他也
需要这些。⼏个⽉来，他除了⾃⼰沉思，⽆事可做，毫⽆⽬
的，这让他快疯了。他也需要安德鲁，这是安德鲁的⾏为并
没有激怒他的唯⼀解释。

他从某种程度上开始“喜欢”被需要，这让他浑身起鸡⽪疙
瘩。

* * *

他可以忍受社交互动的需要。

⼏周后开始出现的身体接触，更让他感到不安。

从⼀些⼩动作开始。有时候，安德鲁的肩膀会碰到他的。当
他们⼀起搭建避⾬棚的时候，安德鲁的⼿会碰到他的⼿。安
德鲁⽣⽓的时候会推他，⼿指在洛根裸露的胸膛上张开。



起初，洛根认为这些是意外。但发⽣的次数⼀多，他就开始
观察对⽅。那些触碰……看上去不像是安德鲁有意识发出的。
安德鲁依然爱找茬，充满敌意，但他的身体似乎越来越靠近
洛根。

这可能是正常的。就像需要社交互动⼀样，⼈类天⽣就是触
觉动物。从婴⼉期开始，⼈类就渴望和别⼈身体触碰，缺少
抚摸和被抚摸，都会对他们产⽣不好的影响。他和安德鲁已
经被困在这⼩岛上三个⽉了，这么⻓时间的与世隔绝后，他
们开始需要⼈类⽪肤的安慰或许也是很⾃然的事情。

⾃从洛根开始观察，他发现⾃⼰也总是毫⽆必要地靠近另⼀
个⼈。他的⾃制⼒⽐安德鲁要强，但⽼实说，他不知道这能
维持多久。孤独和摆在⾯前不知还有多久的空虚岁⽉也吞噬
着他，从⼏周变成⼏个⽉，他开始忘记为什么⾃⼰要拒绝亲
近。假如他们回不去⽂明社会，那么接受他⼈抚摸带来⼀点
点安慰，⼜有什么不好呢？

所以当安德鲁裸露的⼿臂擦过他的⼿臂时，洛根没有推开
他。当他们搭建完避⾬棚，安德鲁汗流浃背、筋疲⼒尽地靠
着洛根时，他允许了，只是看着太阳消失在海洋中。安德鲁
贴在他身体的右侧，让他那⼀整⽚⽪肤都酥麻酥麻的。安德
鲁的肩膀温暖⽽坚实，这样坐着……并没有令⼈不快。

但这也让他浑身不⾃在，短裤⾥的分身变硬胀粗。他没有理
会。他最近学会了⽆视它。在⼀个半裸的性感男⼈身边这么
⻓时间，任何⼀个男同性恋都会欲⽕中烧，尤其是考虑到⾃
⼰已经好⼏个⽉没有跟⼈打炮了。他的下体似乎并不在乎这
主意有多糟糕，也不在乎那家伙是个狭隘的恐同男。这只是



⼀种⾃然的⽣理反应，洛根已经忽略它⼏个⽉了。然⽽随着
⽇⼦⼀天天过去，⼼⾥说“不”的声⾳似乎逐渐消失，他越来
越难抑制⾃⼰身体的需求。

操，他从来没有这么欲求不满过。

洛根隔着短裤⽤⼿掌根摁⾃⼰的阴茎。到了这地步，他根本
不在乎安德鲁有没有看到他的动作。他倒想安德鲁在这当⼝
能放点恶⼼⼈的恐同屁，这样就能帮他摆平这不合时宜的勃
起。想起安德鲁是个烂⼈，肯定能灭掉他的性欲。

但是就算安德鲁确实注意到了，他也还是什么也没说。他的
眼睛半闭着，疲惫和困倦刻在他可爱的五官上。

可爱。

洛根甚⾄反感⾃⼰想到这个词，但这个词真的很贴合。安德
鲁的五官⻓得出奇可爱，夕阳的橙⾊光芒照亮了他那被阳光
亲吻过的脸庞，颧⻣上的⼩雀斑，⻓⻓的⿊睫⽑，还有丰满
⽽微张的嘴唇。

洛根挪开视线。试图让⾃⼰想起来安德鲁是个恐同的⼩垃
圾。想是想起来了，但他的⽼⼆并不在乎。

“你觉得这个⾬棚能挡⾬吗？”安德鲁闭着眼睛问。

洛根不置可否地哼了⼀声，看了⼀眼⻄边的乌云。眼下的⻛
刮得像是⻢上要下⾬，他们很快就能知道答案。他们现在很
擅⻓观察阵⾬的⽓象。

“希望可以吧，”安德鲁喃喃道，“我讨厌被淋湿。”他的⼿指



⼼不在焉地摩挲着洛根的膝盖。

洛根咬了咬⽛。他站了起来，毫不客⽓地把那家伙从肩膀上
甩开。

“混蛋。”安德鲁说着，睡眼惺忪地瞪了他⼀下。⼀点⼉都不
迷⼈。

洛根转过身去。“我们需要在下⾬前收集些柴⽕，否则我们
会饿好⼏天。去吧。”

安德鲁嘴⾥嘟囔着什么，但并没有真的要和他⽃嘴。⽭盾的
是，洛根发现，如果他把建议以命令的⽅式说出来，对⽅很
少会抗议。但要是他征求安德鲁的意⻅，那他俩⼀定会争到
⾯红⽿⾚。

这让洛根思忖起来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